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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部 “天堂 ”与 “地狱 ”之书

———再论 《呼啸山庄 》的主题

杨莉馨

摘　要:作为一部重构的 “天堂”与 “地狱”之书 , 《呼啸山庄 》滑稽模仿了弥尔顿笔下有关 “堕

落 ”的神话结构 ,以对凯瑟琳 、伊莎贝拉 、丁耐莉 、小凯瑟琳数位女性人物形象堕落版本的复现 ,

演示了西方父权文化对女性的改造 ,成为一则耐人寻味的文化寓言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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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作为欧洲文学史上的一部旷世奇书 , 艾米

莉 ·勃朗特的《呼啸山庄 》(1847)在问世之初曾

遭遇评论界的普遍贬抑。随着时间的推移 ,小说

在艺术结构上的独创性逐渐获得读者的认同 ,其

主题内涵的丰富性亦不断获得挖掘 。尤其是在

20世纪之后 ,对 《呼啸山庄 》的多元化阐释甚至可

以被视为映照西方文学批评波浪式演进的一面镜

子 。精神分析学派批评家深为凯瑟琳和希刺克厉

夫独特的人格结构和相互关系所吸引 ,叙事学者

偏爱这部作品看似笨拙却又复杂而特异的叙述结

构 ,生态文学倡导者则从小说扑面而来的荒野气

息中看到了艾米莉·勃朗特对文明的批判 。笔者

通过研读作品发现 ,小说深层还存在一个有关

“堕落”的神话结构。艾米莉 ·勃朗特通过对这

一神话结构的滑稽模仿 ,呈现了西方父权中心文

化对女性的再造过程 , 重构了自己的 “堕落 ”

故事。

这一被滑稽模仿的神话原型即 《圣经 ·旧

约 ·创世纪 》中亚当与夏娃的犯禁与被逐。 17世

纪英国清教诗人弥尔顿对这一故事又进行了浓墨

重彩的渲染 ,在其伟大史诗《失乐园 》中进一步强

化了西方文化中的性别歧视取向。史诗中亚当和

夏娃的映照 、天堂与地狱的对立以及上帝与魔鬼

的冲突 ,无不表现出鲜明的厌女特征 ,弥尔顿也因

而成为西方文学领域中大写之 “父 ”的权威象征。

从某种意义上说 , 《呼啸山庄》同样是一部 “天堂”

与 “地狱”之书 ,再现了女性的 “堕落 ”悲剧 。事实

上 ,小说主 、次要人物对话中屡屡出现的有关 “天

堂 ”和 “地狱 ”的想象与描绘 ,也一再提示我们作

此方面的联想。然而艾米莉·勃朗特却是弥尔顿

叛逆的女儿 ,她并没有依照弥尔顿心目中天堂与

地狱的等级序列展开故事 ,而是对居于西方文化

核心的父权观念进行了激进对抗。

一 、 “我就是希刺克厉夫 ”:凯瑟琳的

“双性同体 ”

　　小说人物展开爱恨情仇的悲喜剧的主要背景

呼啸山庄 ,与画眉田庄之间存在鲜明的对比 ,这一

点长期以来已经获得批评家们的认可。高踞于贫

瘠荒丘之上的呼啸山庄是粗糙 、原生态的 ,与 “过

度倾斜 ”的 “矮小的枞树” 、“瘦削的荆棘 ”、“冻得

坚硬 ”的 “土地 ”和粗犷 、暴躁的恩萧们相连。

“ 呼̀啸 '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内地形容词 ,形容这

地方在风暴的天气里所受的气压骚动 。”
[ 1] 2
而画

眉田庄则到处有精美的装饰物 ,它的缩影是林惇

家族精致高雅的客厅:“纯白的天花板镶着金边 ,

一大堆玻璃坠子用银链子从天花板中间吊下

来 ”
[ 1] 42
。这一景象俨然是对《失乐园 》中 “回生的

明灯”(sovranvitalLamp)的滑稽模仿 ,暗示这里

具有弥尔顿笔下合乎理性的天堂的性质。胆怯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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雅 、沉闷乏味的林惇们正是在这里舒适享用着糕

点 、热茶和尼格斯酒等文明的成果。

小说是从一个外来访客的角度 ,引领读者进

入呼啸山庄的神秘世界的 。洛克乌德这个彬彬有

礼 、“教养良好”而又喜欢舞文弄墨的人物既代表

了普通读者的好奇心 ,他第一次造访山庄的印象

亦代表着来自文明世界的绅士对一个异己所在的

迷惑与震惊 。在洛克乌德眼里 ,呼啸山庄整个被

一种乖张 、仇恨 、冷酷的气氛所包裹 ,仿佛某些嗜

血巨人的巢穴。这里的人如 “脸上带着几乎是恶

魔似的讥笑 ”
[ 1] 10
的希刺克厉夫 、小凯瑟琳和哈里

顿虽彼此相连 ,又被放逐于亲缘关系的纽带所代

表的人类秩序之外。而暴力倾向最典型的代表 ,

是那群狂吠不已 、凶猛地扑向陌生人的狗。洛克

乌德第二次造访呼啸山庄时那场突然降临的 “令

人窒息 ”的大雪 ,也让我们想到了弥尔顿笔下那

作为 “一个无底深渊 ”存在的 、有着 “很厚的积雪

和冰”的地狱 。正如弥尔顿笔下的地狱充满了嫉

妒而争权夺利的魔鬼一般 ,呼啸山庄的人们似乎

也生活在混乱之中 ,没有天堂中的等级链条作为

结构性的原则来维系彼此之间的关系 ,因此也就

没有由天堂中的上帝兼 “大写之父 ”的美德 、宝座

和权力共同构建的和谐。于是 ,和洛克乌德一样 ,

我们开始读这部小说时 ,也会断定呼啸山庄是一

个酷似地狱的地方。

然而 ,凯瑟琳 ·恩萧向管家丁耐莉的倾诉却

使我们对这一结论产生了怀疑:“如果我在天堂 ,

耐莉 ,我一定会非常凄惨。 ……我只是要说天堂

并不是像我的家。我就哭得很伤心 ,要回到尘世

上来。而天使们大为愤怒 ,就把我扔到呼啸山庄

的草原中间了。我就在那儿醒过来 ,高兴得直

哭 。”
[ 1] 75
凯瑟琳何以将天堂与地狱的次序整个颠

倒了呢 ?

还是让我们从老恩萧先生从利物浦带回的礼

物说起。从象征的意义上说 ,不到 6岁的凯瑟琳

渴望获得马鞭的愿望 ,似乎可以理解为缺乏权威

的小女儿对力量的渴求。然而她父亲带回的却是

一个 “黑得简直像从魔鬼那儿来的 ”野孩子
[ 1] 32
,

这个成为代偿的孩子因而成为一根具有形而上的

象征意味的鞭子。正是在获得了马鞭之后 ,凯瑟

琳 拥 有 了 存 在 的 完 整 性 (fullnessofbe-

ing)
[ 2] 155-211
。恰如凯瑟琳宣称 “不论我们的灵魂

是什么做成的 ,他的和我的是一模一样的 ”
[ 1] 75
,

以及 “我就是希刺克厉夫 !他永远永远地在我心

里 。他并不是作为一种乐趣 ,并不见得比我对我

自己还更有趣些 , 却是作为我自己本身而存

在 ”
[ 1] 77
所表明的那样 ,希刺克厉夫之于凯瑟琳而

言成为她的存在的补充 ,填补了她的所有匮乏 ,可

以说是代表了她的真实自我的黑暗的影子。由

此 ,凯瑟琳变成了一个完美的双性同体的人(an-

drogyne),她与希刺克厉夫的结合也具有了双性

同体(androgyny)的意义
[ 3] 80-82
。

正是从拥有了完整人性的意义上 ,我们才得

以更为深刻地理解当时的凯瑟琳何以 “总是兴高

采烈 ,舌头动个不停 ———唱呀 ,笑呀 ,谁不附和着

她 ,就纠缠不休 ”;“在教区内就数她有双最漂亮

的眼睛 ,最甜蜜的微笑 ,最轻巧的步子”
[ 1] 37
。

由于从希刺克厉夫那儿汲取了反叛的能量 ,

呼啸山庄在年轻的凯瑟琳眼里变成了一个天堂。

凯瑟琳变得对约瑟夫那种伪善的宗教越来越具有

叛逆倾向 ,对她父亲的清规戒律也越来越满不在

乎:“她把约瑟夫的宗教上的诅咒编成笑料 ,捉弄

我 ,干她父亲最恨的事 ”
[ 1] 37
。此时的她忠实于自

己的天性 ,保持着与自然息息相通的联系 ,焕发着

野蛮的 、未经文明驯化过的生灵所拥有的生命

能量。

二 、 “别人的天堂在我是毫无价值的 ”:

凯瑟琳的自我分裂

　　老恩萧的去世结束了凯瑟琳在自己的伊甸园

中无拘无束的少女时代。根据长子继承法这一具

有父权性质的律令 ,从文明世界归来的辛德雷成

为山庄的继承人 ,因而成为新的 “父亲”。凯瑟琳

的堕落正是始自辛德雷的归来和婚姻 。读过大

学 、接受过教化熏陶的辛德雷 “瘦了些 ,脸上失去

了血色 ,谈吐衣着都跟从前不同了 ”
[ 1] 40
,他甚至

破天荒地提议将某间屋子改造为客厅。虽然当年

他向父亲索要作为文明的象征物的小提琴而未

得 ,但他带回的新娘弗兰西丝 、一个具有淑女风范

的 “家庭天使 ”却可以被看成一把象征意义上的

小提琴 ,她与野性的凯瑟琳 、希刺克厉夫之间的格

格不入因而是必然的 。辛德雷夫妇作为文明教化

与父权统治在呼啸山庄的代理人 ,将双性同体的

凯瑟琳 —希刺克厉夫从呼啸山庄驱逐到了画眉田

庄 ,并与那里的林惇家族合谋 ,最终制造了凯瑟琳

与真实自我的分裂以及堕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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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辛德雷将这一对苦命人的天堂变成了地

狱 ,凯瑟琳和希刺克厉夫逃出山庄 ,来到了 “一个

漂亮辉煌的地方 ”
[ 1] 42
,从窗户外向内张望 ,猜测

要是换了他们在里面的话 , “都会以为自己到了

天堂啦 !”
[ 1] 43
表面看来 ,林惇家族的精致优雅确

实带有乐园的风味。但是 ,两个孩子一旦进入它

的内部 ,便立刻意识到这个天堂无异于地狱。正

是在这里 ,作为画眉田庄的卫士的牛头狗从现实

与隐喻的双重层面上将凯瑟琳 “咬住 ”,造成了她

的 “跌倒”(fall)与 “堕落”。随着林惇一家将 “吉

普赛人 ”希刺克厉夫从自家客厅里驱赶出去 ,凯

瑟琳被迫与那个最强有力和必不可少的 “自我 ”

分离 ,并在此后长达五个星期的时间里 ,处于画眉

田庄 “天堂”般的生活的垂爱之下 。

艾米莉 ·勃朗特告诉我们 ,凯瑟琳的堕落并

不是坠入地狱之中的堕落 。这一堕落是从 “地

狱 ”进入 “天堂”的堕落 ,是从充溢着原始力量 、焕

发着蓬勃野性 、与天地息息相通的自然状态 ,进入

生命能量被窒息 ,被迫割裂与荒野的联系 ,想象

力 、热情 、自由与智慧被抑制的状态的堕落 。凯瑟

琳与希刺克厉夫的分离 ,意味着女性被迫与她黑

暗中的自我即撒旦所代表的力量的分离。正是这

一分离 ,造成了凯瑟琳的痛苦与疯狂:“假使在十

二岁的时候我就被迫离开了山庄 ,每一件往事的

联想 ,我的一切一切 ,就像那时候希刺克厉夫一

样 ,而一下子就成了林惇夫人 ,画眉田庄的主妇 ,

一个陌生人的妻子:从此以后从我原来的世界里

放逐出来 ,成了流浪人。你可以想象我沉沦的深

渊是什么样子 !”
[ 1] 118
对于沦入 “深渊”的女主人

公来说 ,不是对上帝的丧失 、而是对撒旦的丧失代

表了她由纯真无邪走向成熟的痛苦阶段。光着脚

丫 、在荒野上纵情奔跑的野姑娘 ,被安置在沙发

上 、套上拖鞋 ,享用混合糖酒和饼干的过程 ,象征

性地表现了自然被文明扭曲 、改造的痛楚过程。

凯瑟琳的堕落于是成为女性具有原型意味的堕

落 ,作品也在此意义上成为一部表现女性经由痛

苦的教育而脱胎换骨的成长小说 ,复现了简 ·奥

斯丁表现凯瑟琳 ·莫兰在自我否定中成长的小说

《诺桑觉寺》所呈现的女性主义的心理学内涵 ,因

为奥斯丁的小说同样着重表现了 “对一位具有叛

逆精神的 、充满想象力的少女的驯服过程 ,她最终

在感情方面受到了一位富于理性的男子的控

制 。”
[ 4] 154
由此 , 《呼啸山庄 》成为西方妇女文学探

索与呈现女性成长的传统中的重要环节。

由此我们发现 ,在 《呼啸山庄 》中 ,被父权制

占统治地位的基督教观念斥之为 “地狱 ”的地方 ,

其实是一个自由快乐 、生机勃勃的所在 ,而基督教

描画的 “天堂 ”却等级森严 、僵化死板 ,并在表面

的和善下暗藏杀机。艾米莉·勃朗特对弥尔顿堕

落神话的大胆修正表明:文明秩序的建立 ,正是以

女性的堕落 、扭曲和牺牲这一惨痛代价为前提的。

小说通过亲历了两大家族命运浮沉的丁耐莉精确

到近乎残酷的叙述 ,忠实记录了凯瑟琳完整的教

育和 “成长”历程 。

三 、 “可怕的东西 ! 把他放到地窖里去

吧 ”:凯瑟琳的堕落

　　由于落入了画眉田庄那个端庄稳重 、要求女

性拥有 “女性特征 ”的 “天堂 ”,凯瑟琳必须克制自

己的冲动 ,以理性的铁链束缚自己的潜能 ,才有可

能成为一个符合社会规范的淑女。当她说出希刺

克厉夫 “比我更像我自己 ”
[ 1] 75
的时候 ,她似乎已

经意识到:那个被放逐的 “吉普赛人 ”的身体内

部 ,比她自己身上保存了更多的原初自我。他在

遭受残酷虐待和重重剥夺的境地之下依然显得完

整而坚定 ,而现在的她却完全被成为淑女的愿望

和自我否定的倾向所吸引 。于是 , 五个星期后 ,

“她不再是一个不戴帽子的小野人跳到屋里 ,冲

过来把我们搂得都喘不过气 ,而是从一匹漂亮的

小黑马身上下来一个非常端庄的人 ,棕色的发卷

从一支插着羽毛的海狸皮帽子里垂下来 ,穿一件

长长的布质的骑马服。她必须用双手提着衣裙 ,

才能雍容华贵地走进 。”
[ 1] 47

但由于凯瑟琳进入画眉田庄世界的形式是被

迫的和充满暴力色彩的 ,因此 ,她努力使自己适应

这个世界的过程也是痛苦不堪的。这一教育和 “成

长 ”的过程即是凯瑟琳的人格分裂 ,也即作为她叛

逆的另一个自我 、她的具有形而上意味的马鞭的希

刺克厉夫从她身体与灵魂中的剥离。脆弱的伊莎

贝拉·林惇乍一见到希刺克厉夫 ,即有那种文明世

界本能的排异式反应:“可怕的东西! 把他放到地

窖里去吧。”
[ 1] 44
正是在这段时期 ,凯瑟琳决定嫁给

埃德加·林惇 ,并在丁耐莉面前为自己对埃德加的

爱情辩护:“我爱他脚下的地 ,他头上的天 ,他所碰

过的每一样东西 ,以及他说出的每一个字。我爱他

所有的表情和所有的动作 ,还有整个的完完全全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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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。”
[ 1] 73
然而 ,这段夸张矫情的告白迅速为紧随其

后 、自我解嘲般的 “好了吧 !”三个字所颠覆 ,清晰

地表明了凯瑟琳的爱情宣言有着对浪漫主义进行

滑稽模仿的性质。而她对嫁给希刺克夫会 “降低”

自己身份的充满苦涩的解释 ,同样也是她接受的教

育那无可避免的结果。

也正是在这段迷失和改变的时期 ,凯瑟琳在

她卧室的窗台上刻下了那些具有象征意义 、而后

被洛克乌德发现了的名字 ,这些名字显示出凯瑟

琳在身份抉择上的矛盾性:“那些字迹只是用各

种字体写的一个名字 ,有大有小 ———凯瑟琳 ·恩

萧 ,有的地方又改成凯瑟琳 ·希刺克厉夫 ,跟着又

是凯瑟琳·林惇 。”
[ 1] 17
凯瑟琳最终作出了背弃自

我的抉择。这一抉择既导致了希刺克厉夫从呼啸

山庄的出走 ,也造成了她自己大病一场 、随后的衰

弱乃至最终的死亡。作为凯瑟琳的真实自我而存

在的希刺克厉夫断言:“我一点也不怀疑 ,她在你

们中间就等于在地狱里!”
[ 1] 144
凯瑟琳本人对丁耐

莉也辛酸地倾诉:“使我最厌烦的到底还是这个

破碎的牢狱 ,我不愿意被关在这儿了 。我多想躲

避到那个愉快的世界里 ,永远在那儿:不是泪眼模

糊地看到它 , 不是在痛楚的心境中渴望着

它 。”
[ 1] 150
由于对真实自我的背弃 ,凯瑟琳的心灵

陷入了无可逆转的窒息状态 ,她的身体随之也走

向了死亡。似乎只有在她的身体死亡之后 ,她的

灵魂才可以重获自由 ,回到荒原之上的那个老家。

她在疯狂的状态之下呓语:“为什么我变得这样

厉害? 为什么几句话就使我的血液激动得这么沸

腾 ?我担保若是我到了那边山上的石南丛林里 ,

我就会清醒的。”
[ 1] 118
因此 ,她所渴望的即是从自

我的分裂状态中恢复过来 ,回归童年时代那种双

性同体的整一状态。

小说中的 “窗户”作为自然与文明的临界点 ,

具有重要的象征意味 。多萝西 ·凡·根特认为 ,

《呼啸山庄 》中的窗户始终代表着通往可能性的

出口
[ 5] 153-170
。来自荒野的凯瑟琳和希刺克厉夫正

是从窗口窥看画眉田庄的世界并陷落其中的;凯

瑟琳死后 20年 ,也是从窗户外面 ,她的幽灵向吓

坏了的洛克乌德伸出了冰冷的手指;在画眉田庄 ,

凯瑟琳在窒息之下乞求丁耐莉的 ,是 “把窗户敞

开 ,敞开了再扣上钩子!”
[ 1] 118
以便她可以呼吸到

一口 “来自荒原 ”的风的气息;在故事的尾声部

分 ,希冀着与凯瑟琳重逢的希刺克厉夫绝食死去

的地点 ,也恰在敞开的 、倾盆大雨打进来的窗户

前 。希刺克厉夫狂喜地对丁耐莉说:“我告诉你

我快要到达我的天堂了;别人的天堂在我是毫无

价值的 ,我也不稀罕。”
[ 1] 310
这个 “天堂 ”即是灵魂

破窗而出 、重获自由的荒原 。

四 、 “他们可以勇敢地应付撒旦和它所有

的军队 ”:堕落故事的其他版本

　　如果说凯瑟琳的堕落以及随之而来的衰弱与

死亡 ,构成了 《呼啸山庄》前半部分的显在主题的

话 ,那么 ,小说的后半部分则提供了凯瑟琳故事的

不同版本。凯瑟琳的堕落仿佛在河面上丢入了一

粒石子 ,激起了一圈又一圈的涟漪 。其后出现的

一系列与之形成同心圆关系的故事 ,堪称艾米莉

·勃朗特对凯瑟琳故事的复述 。作家仿佛在不厌

其烦地暗示我们:女性的堕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

严峻真实。

和凯瑟琳一样固执任性的伊莎贝拉同样是一

位冲动型的 “小姐 ”,并在少女时代逃离了哥哥掌

权的家庭。但是与凯瑟琳与希刺克厉夫的双性同

体迥异的是 ,伊莎贝拉从一开始就被打上了性别

身份社会化的鲜明印记。作为父权中心文化为年

轻淑女精心设计出来的类型化形象的样板 ,她有

着一张 “多愁善感的蜡一样苍白的面容 ”。她在

浪漫主义精神的诱导下 ,误将希刺克厉夫想象为

一位有着高尚心灵和浪漫气质的 “拜伦式英雄 ”。

她逃离了画眉田庄 ,满以为会有一个同样精致文

雅的家在等待着自己 。殊不知被文明教养起来的

她是无法与撒旦般的希刺克厉夫共存于一个屋檐

下的。这才有她偷偷写给丁耐莉的信中的质问:

“希刺克厉夫是人吗 ? 如果是 , 他是不是疯了?

如果不是 ,他是不是一个魔鬼?”
[ 1] 128
然而由于她

的误入歧途 ,她在自我放逐的过程中同样遭到了

以哥哥为代表的父权文化的放逐与惩戒 ,她的堕

落因而可以被看成是理查逊笔下遇人不淑的克拉

丽莎·哈娄悲剧故事在 19世纪的新版本 。

至于丁耐莉 ,正如她自己所承认的:“我的心

毫不变更地总是依附在主人身边 ,而不是在凯瑟

琳那边 。”
[ 1] 101
作为父权制度下具有典范意义的管

家婆形象 ,她受雇把属于男主人的家管理得井井

有条 ,为他们整理客厅 ,教育他们的女儿 ,关上屋

子里的窗户 ,在凯瑟琳扑向窗口时保持高度戒备

的状态 ,并在故事叙述中鲜明地表达出自己的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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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倾向 。在整部小说中 ,她通过扮演父权制度下

端庄持重的代理人的角色而获得了文化的庇护 ,

避免了凯瑟琳式的堕落结局。

再来看小凯瑟琳 。虽然说她的母亲是个冒冒

失失的野丫头 ,小凯瑟琳却有望成为完美的维多

利亚式的天使 。由于丁耐莉取代了凯瑟琳 ,实际

上扮演了她养母的角色 ,她又拥有一个文质彬彬

的父亲 ,小凯瑟琳自然会成长为一位淑女。她所

有的美德从某种意义上说都与女儿身份 、妻子身

份和母亲身份相连。她照顾自私乖戾的小林惇 ,

为希刺克厉夫煮茶 ,帮丁耐莉挑捡蔬菜 ,教哈里顿

读书 ,还用从画眉田庄带来的鲜花取代了呼啸山

庄的野生黑醋栗。在她的介入和帮助下 ,遭受希

刺克厉夫剥夺的哈里顿终于能认出创建于 “一五

〇〇年代”的古老山庄正门上镌刻的第一位父权

家长 “哈里顿 ·恩萧”的名字了 ,这就为他恢复山

庄主人的合法地位作好了准备。在渴望着 “到达

我的天堂 ”的希刺克厉夫终于死去之时 ,伪君子

约瑟夫大叫 “魔鬼把他的魂抓去啦” ,并 “跪下来 ,

举起他的手 ,感谢上天使合法的主人与古老的世

家又恢复了他们的权利。”
[ 1] 312
丁耐莉 “所有的愿

望中最高的就是这两个人的结合 ”
[ 1] 293
,而洛克乌

德也注意到了这一对情人 “在一起 ,他们可以勇

敢地应付撒旦和它所有的军队 ”
[ 1] 313
。随着小凯

瑟琳与哈里顿·恩萧的结合 ,作为地狱的呼啸山

庄被改造成了画眉田庄般的天堂 ,父权制统治的

历史链条得以接续 ,父权秩序也得以恢复 。

没有合法身份的凯瑟琳和希刺克厉夫的幽灵

消失在自然之中 。这一自然作为具有地狱特征的

天堂 ,成为了它们栖身的家。更加驯服或愿意接

受教化的小凯瑟琳和哈里顿则通过阅读和书写 ,

移居到由客厅 、炉火 、鲜花和书本装点的文明世界

之中 ,这个世界具有弥尔顿心目中天堂的性质。

所以 ,关于小凯瑟琳的成长和 “堕落 ”故事 ,列奥

·伯萨尼如此评价道:“这就好像艾米莉 ·勃朗

特把一个同样的故事讲述了两遍似的 ”, “而在第

二遍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 ,她又取消了第一个故

事的独创性 。”
[ 6] 203
“独创性 ”的被 “取消 ”,正表现

了父权制社会惩戒 、改造或收编女性的普遍性 。

由此 ,作为一部重构的 “天堂 ”与 “地狱 ”之

书 ,艾米莉·勃朗特的 《呼啸山庄》通过一个新的

“失乐园”故事的书写 ,以对数位女性人物形象堕

落版本的复述 ,成为一则耐人寻味的文化寓言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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